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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系統性變革的「大帳篷」策略： 
在渥太華尋找深度學習 

   在渥太華一個美好的六月早晨，聖喬治學校（St. George School）四年級的學生們興

奮不已。今天，他們將向公眾講述他們過去一年的學習歷程，他們為自己的作品感到非常自

豪！學生們聚集在創新室（Innovation Room），一個天花板很高、牆壁色彩繽紛、書架上

擺滿誘人書籍的房間。他們興奮地交談著，而他們的客人，包括學校領導者、社區成員和外

地遊客，則在房間周圍的矮桌和柔軟的座位上安頓下來。   

   這些九歲兒童分享的專案是「社會企業家計劃」（Social Entrepreneurs 

Program）的一部分，該計劃是由渥太華天主教學校教育局（Ottawa Catholic School 

Board, OCSB）開發，開發該計畫的目的在將其轄下80多所公立學校轉變為深度學習校園。

聖喬治學校提供K-6年級的課程，是新加入深度學習計畫的學校。從外部來看，這所學校沒有

什麼特別之處，學校建築是一座普通的磚砌建築，窗戶不多，周圍有一個被鐵絲網圍欄環繞

的小操場。然而，在學習中心進行的演示卻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社會企業家計劃可

能部分與商業有關，但這不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商業。 

   隨著學生分組分享學習成品和影片，他們的學習軌跡變得清晰。這項專案是他們與

五、六年級學生合作進行的，一開始老師介紹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透過班級

投票選出學生想要採取行動的議題：乾淨飲用水。整個秋季，學生都在花時間學習水在生物

體中扮演的功能、渥太華河的歷史和現狀，以及加拿大北部原住民保留區居民面臨的永續潔

淨水源的挑戰。在這期間，學生們拜訪了一位原住民知識守護者，他談到水在部落文化中的

神聖地位；此外，他們也與「渥太華河流守護者」（Ottawa Riverkeeper）的教育團隊會

面，該組織致力於保護當地河流生態系統的健康。為了了解水過濾的過程，他們使用

Minecraft Education作為平台，設計廢水處理廠。最後，他們還聯繫一位渥太華大學的學

生，這是一位親身經歷過在有限的潔淨飲用水環境中長大的年輕女性，當時她正在領導一個

非營利組織Project Nibi，這個NGO支持原住民社區推動可持續的水過濾解決方案。透

過這次見面，學生們也與拉布拉多鄉村（rural Labrador）一所因紐特人（Inuit）學校的同齡

人建立聯繫，拉不拉多鄉村地區一直有獲得飲用水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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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系統性變革的「大帳篷」策略 

    這些豐富的經驗為學生奠定深度學習和參與的基礎，隨後該班級展開創業學習之旅。學

生們想要支持他們的拉布拉多新朋友，為他們的水問題找到永久的解決方案，為此他們嘗試

盡可能為Project Nibi籌集資金。有了社會目的和慈善合作夥伴，學生們分成小組，每組負責

構想、設計和執行一個數位或實體的商業計畫，計畫當中的市場研究、產品開發、平面設計

和活動策劃在內的所有流程，均由學生負責，最後的成品則將在5月舉行的「社區電玩日」中

呈現。正如其中一位學生在她的簡報中所述，這「絕對不像看起來那麼容易」。然而，隨著

學生們深入研究，他們在溝通、協作、批判思考和創造性解決問題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這些能力正是該計畫刻意尋求發展的。

     當社區電玩日到來時，這個班級已經完成了一些傑出的作品，其中一組人創造了Minecraft

世界和 YouTube廣告，讓他們的同儕投入乾淨水源的問題。

 另一組人則在Scratch上創造了以水為主題的遊戲，並設計和3D列印一般使用者與身障人

士使用的操縱桿。同時，五、六年級學生設計了用回收塑膠製成的杯墊、種植了繁茂薄荷和

番茄的生物可分解花盆，以及其他與水相關的產品，並銷售給社區。在專案結束時，學生們

籌集了近8000美元，其中大部分捐贈給了 Project Nibi。同樣重要的是，他們對自己集體理解

和解決緊迫社會問題的能力有了新的認識。正如一位學生在簡報結束時所說：「即使我們還

是孩子，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無法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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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學習：新規模的舊目標

 任何完成 13 年小學和中學教育的人（或看過自己的

孩子完成教育的人）都知道，每一年都是一場賭博。有

些教室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地方；有些教室則充滿好奇心

和靈感。有些學習經驗會讓人立刻忘記；有些學習經驗

則能幫助學生與自己、彼此和世界建立變革性的新關

係。

     事實上，研究證實，學校內各個教室之間 的品質差異往往大於學校之間 的品質差異。1更

糟糕的是，研究還顯示，每五間教室中就有四間教室看不到投入學習的景象，學生顯得被動

或游離，而教學則是重記憶而非分析和創造力。2這些現象在為低收入和種族邊緣化背景的學

生提供服務的學校和教室中往往更加嚴峻。3

    深度學習並非是新的教學方法的知識，深度學習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他以

詰問和對話引發洞察力的方法都有詳盡的文獻記載。瑪麗亞·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保羅·弗萊雷（Paolo Freire）等進步教育

家，提出PK-12學校應該志在成為探究、創造力和共同理解的場所，而不是服從和死記硬背的

地方，這樣的理念也已經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4教育學者多年來都知道，學生在學校接受複

雜思維和嚴謹學術訓練的學習機會，但這個學習過程，其實受到種族、階級、性別、母語和

感知的學術能力的嚴重分級與分層。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幾十年裡，所有這些都

淡出了背景，因為教學領域都被「回歸基礎」（back to basics）的熱潮席捲。「回歸基礎」

是對來自邊緣背景學生的新關注，自此深度學習退居三R（reading閱讀、writing寫

作、rithmetic算術）之後，標準化測驗佔據主導地位。在這個時代，學校和學校系統的改進

意味著提高考試成績，尤其是邊緣群體的成績。5  

        但隨著二十一世紀的進展，變革風向再次轉變。教育工作者、系統領導者、政策制定者

和家長環顧瞬息萬變的世界，一個有著高度經濟不確定性、地緣政治不穩和氣候變化等生存

威脅的世界，年輕人和他們將居住的社會所需顯然遠遠超過三R。即使是採學校教育只是為學

生做好就業準備的觀點，也會得出以上結論，因為現在許多維生工作都需要協作、跨學科解

決問題以及不斷適應新技術。因此，過去十年來，深度學習重新成為教育工作者的北極星。

這一次，人們堅持追求讓所有人都能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for all）。

「即使我們還是孩
子，但這並不意味著
我們無法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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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系統性變革的「大帳篷」策略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渥太華天主教學校教育局（OCSB）內部發生的事情成為一個獨特

案例。去年六月在聖喬治學校呈現的學生學習成果並非特例或異數，這是OCSB領導層、學校

校長、教師和社區成員經過深思熟慮和持續努力的成果，並得到致力於系統性深度學習的深

度學習全球夥伴網絡的合作和支持。

     很難說明這最後兩個詞（for all）所暗示的轉變的重要性，儘管已經有許多在小範圍內推

廣深度學習的努力，例如在已經有興趣的老師團隊中、在協調一致的課程和計劃中、在社團活

動和課外活動中、在磁鐵學校（magnets school）等特殊學校和活動中發現深度學習的蹤跡。

現在，深度學習的變革需要進行全系統轉型。然而PK-12教育領域的全系統轉型很困難，即使

是讓所有孩子都能定期上學這樣的目標，也很難實現。當預期成果是設定在達成那具複雜且抱

持大企圖的深度學習目標時，就更難以實現了。也就是說，極少數的地方教育主管能夠做到既

具備清晰願景和策略規劃，且有毅力地加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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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系統性變革的「大帳篷」策略 

    它涉及共同願景的培養、支持資源的開發以及系統各個層面的密集努力。它反映了全球

教育變革者網路的共同影響、現代天主教教育的價值觀、安大略省東部的社會政治現實以及

OCSB及其服務社區的具體需求。

     OCSB位於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邊界，在渥太華都會區的87所學校中服務約49,000名學

生。它是渥太華學童家庭所能選擇的四個學區之一，當地學生可以選擇在非教派英語公立學

校、非教派法語公立學校、英語天主教公立學校或法語天主教公立學校就學，所有學區均可免

費入學。根據2022年人口普查調查，30%的OCSB學生表示其宗教信仰非天主教或基督教；

40%的人表示其種族為「有色人種」；52%的人表示來自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家庭。此外，最近

對9-12年級學生進行的一項調查，13%的人表示自己是 LGTBQIA。6 

        天主教學校可能不是人們第一個想到可以尋找深度學習的地方。作為前英國和法國殖民

地教育系統的長期特色，天主教學校以提供紮實而傳統的教育而聞名，學生在傳統但足夠嚴格

的方式中學習閱讀、寫作和算術，為他們做好上大學及以後的準備。Anthony Bryk等人對天

主教學校進行的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研究證實了以上模式，他們描繪了一幅「正規」

（formal）和「嚴格但關懷」（strict but caring）的教師在運行高度傳統的教師指導課堂的情

況，學生在課堂上從事閱讀和討論西方經典文學等任務。7總體而言，這是一種有效教學的圖

像，但不一定包含大量學生的能動性或創造力。

OCSB令人印象深刻之
處在於深度學習的6Cs
及所有內容，都已嵌入
整個系統及其社區，由
學區內眾人共
享。OCSB的成功也是
來自眾人的共同努力。

    教育局希望每個教室都能成為：讓來自不同背景的年輕

人從多個角度探索偉大想法的空間、實踐「6C」（即

Character 品格、Citizenship 公民素養、Communication 

溝通、Collaboration 協作、Creativity 創造力、C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考），並成為世界迫切需要的變革者。

 OCSB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深度學習的6Cs及所有內

容，都已嵌入整個系統及其社區，由學區內眾人共

共。OCSB的成功也是來自眾人的共同努力。

深度學習遇上當代加拿大天主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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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天主教學校具有一些可以促進

深度學習的獨特特徵。特別是Bryk等人的

研究表明，天主教學校認為自己不僅有責

任教授學術內容，還要塑造年輕學生的品

格。他們研究的天主教學校都具有共同的

風氣，基於共同目標、關懷關係，以及家

長、學生和教師共同做出的承諾，促進學

生的學業和社交發展。最後，Bryk等人的

研究強調，現代天主教學校已經擺脫嚴格

的信仰議程，向具有各種宗教背景的學生

敞開大門，並擁抱種族和社會經濟的多樣

性。

儘管如此，當我們準備第一次造訪渥太華時，不得不承認抱持懷疑態度。我們透過豐富的

過往經驗得知，地區層級的變革工作往往只是空談，實際行動很少：只有少數利害關係人理

解的策略計畫、對啟動但從未擴展的計畫提供暫時性支持，以及在教室牆上張貼光鮮亮麗的

新海報，但現狀依舊。然而，我們在渥太華參訪期間的所見所聞逐漸消除了這種憤世嫉俗，

取而代之的是可能性和希望。

      當我們與OCSB領導人交談時，第一個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已經堅持這項工作很長

一段時間，而且始終如一。當我們在2022-23學年期間參訪時，OCSB已經推動深度學習長達

十年，這項計畫獲得連續三任教育局長大力支持，並得到Michael Fullan和Joanne Quinn領導

的全球「深度學習教學新創」（NPDL）網絡持續指導。8這種穩定性在動盪的公共教育的浪

潮中很少見，並因此讓深度學習得以逐漸融入學校內正在進行的工作架構中，幫助OCSB防止

「這也會過去」（this too shall pass）這種經常出現在改革工作中的風氣。 

6 

Learning (NPDL)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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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長久經營的因素外，如果我們必須描述OCSB與其他追求類似目標但不太成功的學

區有所區別的因素，我們會指出五個因素：

1. 堅定地在學區各層面落實更深度的學習；

2. 建立一套能因著支持深度學習目標的達成而持續調整與改變的結構和系統；

3. 一個對學校、教師和學生都充滿信任的包容性文化，讓他們能用自己理解的方式，接受

「深度學習」這個廣泛性的概念；

4. 巧妙地將現有做法與新穎做法交織在一起，讓新的目標看似可以實現；

5. 採用個人和關係性的變革方法，這個策略需要主管機關放下管控，賦予系統各個參與者

權力，並建立了維持長期工作的信任。 

    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此策略整合了一系列看似相互矛盾的特性：穩定與變革、集中指導

與在地創新、外部專業知識與內部適應、尊重過去與擁抱未來、強有力的領導與顯著的謙

遜。反過來，這讓OCSB能夠創造一個整體，其力量大於其各個部分的總和，這與大型教育變

革工作通常發生的情況相反。

OCSB的轉型工作既不完整也不完美，我們

觀察到有些教室和學校比其他教室和學校更朝著

深度學習的方向發展，也有一些例子是舊瓶裝新

酒。然而，我們認為OCSB確實展示了一個管理

得當的學區在推動整個學校走上更加雄心勃勃和

相關的學生體驗的道路上所能夠取得的力量。

OCSB確實展示了一個管
理得當的學區，在推動整
個學校走上更加雄心勃勃
和相關的學生體驗的道路
上，所能夠取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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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個方向並堅持下去

     這一切都始於一種感覺。 早在 2010 年，隨著上述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巨變，OCSB領導層

中愈來愈多人認為教育局需要現代化，採用21世紀的能力，並更廣泛地思考教育和學校教

育。正是這種情緒促使教育局於2014年加入深度學習教學新創（NPDL）全球網絡。NPDL提

供一套用於組織其工作的框架和資源，包括由6C建構而成的學生圖像，以及一組轉向深度學

習轉變的教學實踐四要素：學習夥伴關係（learning partnerships）、教學實踐（pedagogical 

practices）、學習環境（learning environments），以及數位利用（leveraging digital）。事

實證明，這些環環相扣的框架對於OCSB的領導者來說非常有用，他們認為這些框架為他們之

前不成熟的願望奠定了基礎。

     正如 OCSB 的小學學生成功方案負責人Shelley Montgomery所描述，她和她的同事們已

經朝著21世紀技能邁進，但NPDL的綜合框架「讓它變得更簡單、更容易實現。」因

此，OCSB 深度學習的起源故事並非憑空強加一個新的優先事項，而是一個有機發展的承諾

依附於一個一致的框架中。

     OCSB做出的關鍵早期決定是將NPDL架

構導入到他們的環境。OCSB領導人利用

NPDL團隊開發的資源，創造「OCSB畢業生

圖像」（後來改編為「OCSB學習者圖

像」）。該圖像具有與原始架構相同的6C，

但以整合天主教價值觀的方式定義每一個C，

例如公民素養被定義為「一位負責任的公

民，通過促進和平、正義和人類生命的聖

潔，來見證天主教的社會教義。」這種將舊

的與新的、熟悉的與創新的相結合，幫助

OCSB領導人以一種讓新目標感覺更像是演變

而非激進變革的方式，向教育工作者和家庭

介紹他們的新目標。下圖1顯示了OCSB的學

習者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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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重要的決定是，OCSB領導者從一開始就決定確保深度學習將不僅僅是一項倡

議。他們堅定不移地專注於將深度學習作為OCSB所有教育空間的重點，他們的努力始於

2014-15年的七所學校，第二年擴展到20所學校，然後在2016-2017年納入所有83所學校。此策

略部分借鑑了Fullan和Quinn的劇本，他們在2015年的著作《Coherence》中強調，移動整個

系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並且此類移動需要在許多不同領域一致且連貫地進行。9  

      在這次快速擴大規模的過程中，OCSB領導者致力於傳達清晰、聚焦、持續的訊息，讓所

有人知道教育局的新方向。OCSB領導團隊將「深度學習教學新創」簡化為「深度學習」（一

位官員表示，沒有人知道「NPDL」是什麼意思），並印製了數千份簡短的深度學習參考指

南，該指南被發送至該地區的每個人。

圖1 OCSB的學習者圖像

渥太華天主教徒被期許為：

• 一位在信仰天主敎的社群中具有洞察力的人，透過言語、聖餐、祈禱、寬
恕、反省和道德生活，來慶祝上帝存在的跡象和神聖奧秘。

• 一位能有效溝通的人，誠實且敏感地說話、寫作和傾聽，並根據福音價值

做出批判性回應。

• 一位具反思力、創造力和道德判斷力的人，能解決問題並根據知情道德意

識，為共同利益做出負責任的決定。

• 一位自律、負責任的人，能發揮並展現其天賦潛能。

• 一位能與人合作的人，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尊嚴和使命，尊重所有人的權

利並為共同利益做出貢獻。

• 一位有愛心的家庭成員，能兼顧家庭、學校、教區和更廣大的社區。

• 一位負責任的公民，透過促進和平、正義和人類生命的聖潔來見證天主敎
的社會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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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努力產生了強大的共同語

言。當我們走訪不同的學校並與教師和校長交談

時，對「深度學習」、「6C」和「4E」的引用非

常普遍。儘管對這些想法的理解深度有所不同，

但教育局顯然已成功讓所有人都理解他們前進的

方向以及他們用於實現目標的主要策略。 

OCSB早期策略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是要求並支持改變每所學校的實體空間。2014年

之前，幾乎每座OCSB學校的大樓都有一個傳統的圖書館，現在，學校需要將圖書館轉變為

「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學生不僅可以在這裡進行研究，還可以進行非正

式交流、小組合作以及與社區成員互動。這帶來了微小但真正的轉變，學校必須選擇保留一

部分受歡迎的書籍，並捐贈或重新安置剩下來的圖書；此外用豆袋和桌子取代學習頌歌，幫

助圖書館員將自己重新想像為促進者而不是策展人。漸漸地，改變了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在空

間中移動的文化。

正如OCSB教育局長Tom D'Amico所說，學習

共享策略（與NPDL框架的學習環境元素相關）

在OCSB開始轉型之旅時，提供了「輕鬆、早期

的勝利」。新空間雖然本身無法為教學和學習帶

來改變，但卻不斷在視覺上提醒人們，福祉和協

作是當前優先發展的核心目標工作。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努
力產生了強大的共同語
言。當我們走訪不同的學
校並與教師和校長交談
時，對「深度學習」、
「6C」和「4E」的引用非
常普遍。

      此外，他們確保將本指南視為有意義的活文件，並用它來主持教師專業學習課程、領導團

隊會議以及與家長和訪客的溝通。當新教師被聘用時，他們會被問及如何將深度學習融入課

堂。當校長和其他管理人員被聘用時，他們會被問到如何在他們的職責中促進深度學習。自始

至終，教育局領導人都堅持深度學習不是其先前重點領域的附加內容，而是長期變革的全面且

持久的方向。正如NPDL的Mag Gardner所說：「這並不是說『我必須做公平工作，我必須做

深度學習』……一切都在同一個帳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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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中尋求一致性

  當然，共同語言和一致的訊息只有在付諸實踐時才有效。Michael Fullan和Richard 

Elmore都強調「實踐成就實踐」（practice makes practice），換句話說，人們通過做這項

工作來學會做這項工作。10特別是當學校和個別教師試圖讓深度學習變得生動時，他們開始對

變革在實踐中可能意味著什麼有了更細緻的理解。這個過程無法倉促進行，即使有明確的變

革方向，學習實踐或學習不實踐的過程，都需要經歷一段時間的摸索、實驗和討論。

     為了支持此過程，OCSB選擇逐漸將許多資源重新導向變革工作。請注意，這裡的詞是

「重新導向」，OCSB的轉型工作不涉及任何重大補助金或募款，而是涉及策略性重新分

配。為此，改變時間（也許是最寶貴的資源）的使用方式，與為達成一致而分配資金（例如

學習共享空間和網路資源的開發費用等）一樣重要。例如對於教師和校長來說，團隊或PLC

的聚會時間，便是討論選擇每個學年所要關注的一個C和一個E的時刻；對於教育局領導者來

說，會議逐漸從將部分時間用於深度學習倡議轉變為完全圍繞它進行，每個月的會議都與

NPDL框架的特定部分相關。OCSB還逐步引入與新框架相關的微型認證系統，教師可以報名

參加課後學習課程，在「數位利用」等領域獲得徽章，然後成為幫助同儕做到這一點的教

練。所有這些都受到 Quinn和團隊開發的一套學習進程的支持，該進展顯示了框架的每個維

度上較好或較差的工作情況。它也因與NPDL團隊定期互動，以及參加NPDL網絡會議增強自

己的實踐能量，系統領導者和教師都說這是振奮精神和繼續學習的時刻。

 在這個過程中，OCSB成功避開了系統變革工作經常出錯的兩種方式。首先，領導者認

識到深度學習需要被視為「要務」，而不是一時的潮流或其他優先事項的附加項目。長時間

始終如一地做到這一點，一直是強化這項工作的重要方式，讓教育工作者確信採用新做法的

緩慢且不舒服的過程並非徒勞無功。其次，透過將核心教育局和各式會議轉變為利害關係人

分享深度學習框架和共同努力的機會，OCSB幫助確保有前瞻性的做法和立場能夠迅速傳

播，而不是（像他們經常做的那樣）局限於孤立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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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社會創業計畫一開始是由一個學校的

一支教學團隊嘗試如何將當前的社會議題、產品開

發和慈善捐贈整合到一個真正的由學生主導的計畫

中。他們提出的模型很快就被網絡中的其他同儕採

用和迭代，幾年之內OCSB領導者幫助開發了一個

擁有強大資源的專案網站，以協助其他人更輕鬆地

效仿。 除了數位資源外，OCSB還聘請了一些具有

公民意識的退休商界領袖作為導師、經紀人，並

幫助學生思考他們更具創業想法的可行性。 

教育局還與Shopify建立無償合作關係，Shopify是一個電子商務平台，允許學生創作的產品

以一致的方式進行行銷和銷售。這個最初在生態系統的一個角落由教師主導的實驗，因此很

快就成為系統轉型的基石。     

以深度學習作為大帳篷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探討了OCSB如何選擇明確的方向、連貫地傳達訊息、調整資源

以提供支援，並長期堅持下去。這些要素中的每一個都是教育局能夠啟動和推廣大規模變革

工作不可或缺且相互連結的一部分。然而，有一件事我們尚未命名，那就是教育局選擇的方

向在某些方面相當普遍。為此，「深度學習」一詞並未與既定的實踐方式相關聯，深度學習

是一個綜合性術語，首先讓人聯想到它不是什麼（膚淺、死記硬背、專制、以教師為中

心），而不是立即揭示它是什麼。11即使有6C等支援文件增加的清晰度，「採用深度學習方

法」仍允許與各種相關傳統和框架建立聯繫：建構主義、文化回應式教學、設計思考、社會

情緒學習、以土地為基礎的教學法、批判式教學法、青年發聲工作、社會企業家精神和專案

式學習。

OCSB成功避開了系統變
革工作經常出錯的兩種方
式。首先，領導者認識到
深度學習需要被視為「要
務」，而不是一時的潮流
或其他優先事項的附加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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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不強調具體性的特性代表了一個重要的策略選擇，正如Mag Gardner之前的評論所

建議的那樣，OCSB採取了一種「大帳篷」方法，創建某種程度的具體操作和共享語言，以使

系統內的利害關係人能夠意會所期望的改變方向，並將自己視為系統變革力量的一環，同時

也能容納跨系統的多焦點和在地所關注的特定範圍。如果A學校希望專注於確保學生有定期

的小組工作機會，B學校希望專注於加強他們的歸屬感文化，而C學校希望納入更多基於戶外

遊戲的學習，那太好了。如果數學科想要嘗試使用「垂直非永久性表面」進行教學，英語科

想要吸收更多本土作者，技職教育科想要改變時間表以允許更多學生嘗試課程，那太好了。

它都是深度學習教學/學習框架的一部分，這一切都將有助於系統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在許多方面，這是一個聰明的選擇。與深度學習的總體目標相關的可能性範圍，讓學校

領導和教師覺得他們有能力追求對自己社區有意義的創新，同時仍將工作與全系統目標聯繫

起來。這也讓OCSB大幅減少了通常伴隨高度規範的教育變革工作而來的阻力。教育工作者沒

有將教育局的新重點領域視為否定其專業知識和目標的強制命令，而是擁有一套廣泛的可能

性，可以將創新實踐融入其現有教學法中。當我們參訪時，許多教室結合了新舊元素。12在11

年級的科學課程中，學生學習了傳染病的傳播，這原是公共衛生單元中的一個長期組成部

分，但這次他們的體驗始於「體液交換」模擬，以使主題栩栩如生。在5年級識字課程中，學

生分享了他們對即將朗讀的小說所做的預測，但他們不是獨自在學習單上作業，而是以小組

形式，通過Flipgrid影片記錄並分享他們的想法。而在前面所述的社會創業課程的課堂，教師

將慈善捐贈的風氣（即天主教的永恆支柱）與了解當代社會問題的機會交織在一起。

        深度學習這一概念的廣泛性對於OCSB的執行領導團隊也很重要。 儘管一旦「下一件大

事」出現，全系統的舉措往往就會被遺忘，但深度學習可能會擴展到涵蓋新興的重點領域，

例如Covid-19大流行期間對健康的重視，抑或是伴隨著George Floyd等有色族裔被警察當街

槍擊，而來的反種族主義教育學主張。因此，當Tom D'Amico描述花費資金與當地長者合作

設計和建造毗鄰幾所OCSB學校校園的本土學習空間的決定時，這可能與深度學習的目標有

關。 同樣，當教育局受託人批准在每所學校懸掛Progress旗幟時，這被視為支持2SLGBTQ

+社區成員與學校之間的學習夥伴關係，這也與深度學習架構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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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將深度學習作為一個大帳篷，有時也有一些相應的缺點。在我們的一些訪問中，

發現一些課堂（尤其是在中學）缺乏對「深度學習」的精確定義，因此看到一些採用新語

言，但在實踐中沒有發生太多根本變化的例子。在高中地理課上，學生們分組坐在一起，將

網路上的事實複製到Google投影片上，然後逐字向全班展示。這個版本的協作和「數位利

用」既不深入，也不比透過教科書單獨完成的工作更深。在中學的數學課堂上，學生站在白

板前一起解方程式，結果老師讀出答案，沒有討論就進入下一個任務。這樣的歷程只允許一

小部分的協作的對話產生。事實證明，OCSB並不是唯一一個改變中學和教室最慢、最困難

的環境，長期以來的研究表明，幼兒教育和小學教育通常比高年級教育更以學習者為中心，

在高年級教育和中學教育中，競爭和排序更難避免，課堂往往更以教師為中心。13當然，對於

該學區的中學生來說，確實接受到一些具前瞻性的深度學習，例如該教育局決定將11年級英

語改為原住民文學課程，教育局也推動和支持福祉相關措施以及結構（例如黑人學生諮詢委

員會），邀請學生定期與學區領導進行有意義的互動。但OCSB的大帳篷變革方法所帶來的

權衡在高年級教室中尤為明顯，正如D’Amico所說：「傳統科目正在利用科技並引進更多客

座演講者，但核心教學法並未達到我們希望的改變。」

Chin-Wen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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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讓人懷抱希望的系統性變革例證

        系統性變革一直是教育中難以捉摸的目標。有許多鼓舞人心的教室和少數傑出的學校，

但幾乎沒有任何大型系統能持續朝向系統性變革邁進。在文獻中，例如馬里蘭州蒙哥馬利縣

和加州長灘，系統性變革已圍繞著20世紀的目標（如識字能力、數學能力和畢業率等）展

開，但要讓整個系統朝向21世紀的素養邁進是一項更具挑戰性的任務，因為它要求每個人參

與的變革程度更大，而且你無法編寫「深度學習」的腳本。你無法透過「麥當勞」或「星巴

克」的方式（統一的、標準流程式的）獲得更深入的學習，你必須以創造一致性和朝著共同

方向前進的方式，動員所有人的頭腦、心靈和雙手。

    在此背景下，渥太華發生的事情有很多值得欽佩的地方。在過去的十年裡，領導者們推

動了一個大學區朝著更具相關性、挑戰性和參與性的學生體驗的方向發展。他們透過一種堅

定不移且有目的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該方法將一切

都圍繞著一個核心理念，利用外部專家提供的資源，

同時也為當地利益相關者提供相當大的自主性、能動

性和擁有感。處理好這種棘手的平衡使工作既有連貫

性又具動力。這一切都仰賴深入的互動關係。當我們

與D'Amico及其團隊成員一起走遍渥太華時，很明顯

地看見OCSB管理人員和當地教育工作者之間存在的

相互尊重，前者為深度學習創造了條件，而後者則努

力讓深度學習發生。 *

*這與流行的商業理念－「緊鬆」管理方式有些相似之處，即中央當局嚴格控制目標，但允許地方參與者在手段
上進行創新。這裡有趣的是，地方具有設定一些目的和手段的優勢，正如我們上面所說，英語科可能會決定透

過蘇格拉底式研討會來強調批判性思維，而技職教育科可能會選擇集中精力他們改進實習時的合作。讓當地教

育工作者對目標和手段有一定的控制權，創造了不同程度的所有權，因為這意味著從業者可以定義他們的目的

以及他們追求這些目標的策略。

讓當地教育工作者對目標
和手段有一定的控制權，
創造了不同程度的所有
權，因為這意味著從業者
可以定義他們的目的以及
他們追求這些目標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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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OCSB嘗試轉型的系統性質，其策略也有顯著的優勢。學者們將北美公立教育系統描

述為「鬆散結合」（日常教學工作並未受到嚴格監控），以及「開放」（學校容易受到廣泛

文化中發展變化的影響）。14在這種世界中，一種嘗試指定教學模式並確保所有教師學習和教

授該模式的變革方法，正在與公立學校的基本組織形式抗衡，它要求鬆散的系統變得嚴謹，

並要求開放的系統變得封閉。相比之下，OCSB將系統的鬆散結合視為一項特色而非錯誤，使

系統的不同部分能夠以符合其背景的方式進行變革。15OCSB的方法也允許學校教育以深度學

習本身所需的方式變得活躍，在種族正義、LGBTQ+權利和原住民議題變得更加突出並成為

公共話語的中心時，將這些議題納入其中。最後，OCSB能夠汲取在更廣泛的教育領域中發生

的發展，例如讓學生合作並在白板上展現他們的數學思維。

 這種「大帳篷與當地彈性」的做法也具有政治優勢。它使工作能夠有機地發展，在土壤

最肥沃的地方加速，如小學、跨學科的社會正義導向專案，以及選修課和職業教育等學校的

外圍領域；同時在一些領域緩慢進展，這些最難改變的空間，例如中學的核心課程。雖然許

多中學核心課程缺乏更深層的變革，在教學上令學區領導人感到沮喪，但從政治角度來看，

這可能是明智的，因為它允許該學區在許多其他方面取得進展，而不會直接引起系統中最有

教學能力的利益相關者的保守抵制。  

    我們也不希望留下這樣的印象：教育局領導人制定了路線，然後完全讓地方決定創新前

進的道路。恰恰相反，OCSB領導者既給學校施加壓力，又給予支持，讓他們的工作與深度學

習的目標保持一致。雖然幾乎沒有什麼「具體」的由上而下的強加壓力，但該系統確實產生

大量的特殊作法，這種現象透過學生、教師和管理人員在內部和外部團體的無數演示和互動

而得到進一步完善。他們利用與NPDL的合作夥伴關係，開發了基於6C和4E的通用OCSB特

定語言；他們將圖書館轉變為學習共享空間；他們提供了一個認證計劃，教師可以通過該計

劃獲得「深度學習認證」；他們要求所有小學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主題開展一個計畫；

他們與退休商界領袖以及電子商務平台Shopify建立夥伴關係來支持這些項目，而Shopify又

允許學生銷售產品並籌集資金。 簡而言之，他們幾乎利用了一個地區可以利用的所有手段。



17 

用以系統性變革的「大帳篷」策略 

OCSB的下一步是什麼？如何確保幾乎每個教室（包括中學教室）的學習者體驗都朝著

深度學習的方向轉變？我們相信這需要下一階段的介入性投入，逐個科目、逐年級轉變，由

教師和教師領導團隊仔細研究課程，並思考如何以持續提高核心技能的方式精簡課程，同時

創造選擇和深度的空間，在開展中學科目中的「what」的同時，努力支持教師學習新的

「how」，這需要來自知識淵博的其他專業的持續支持，以持續發展更建構主義和以學生為

中心的教學法的工作，而且這永遠不會完成。16但嘗試做出這些改變的過程本身對於所有相關

人員來說都是一次強有力的學習經驗。

OCSB的深度學習工作始終以對當地社區的承諾為基礎。然而，隨著時間的推
移，教育局也成為其他尋求在其環境中進行類似工作的人的燈塔。如

今，OCSB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與NPDL相關的加拿大和國際考察團的「例
證」，他們訪問渥太華以尋找靈感、活力和策略清晰度。因此，在互惠的例
子中，OCSB現在正在回饋NPDL網絡，儘管它繼續依賴網絡提供的支援。催
化、支持和維持系統變革是一項極其艱鉅的任務，但土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更加肥沃——OCSB提供了一個例證，說明了培育它可以產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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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arah Fine，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Jal Mehta，哈佛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深度學習教學新創（New Pedagogies for Deep Learning, NPDL），是一個全球創新合作夥伴

關係，致力於轉變學習方式，讓所有學生都能透過發展全球能力，在我們這個複雜且瞬息萬

變的世界中茁壯成長。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是發展六項全球素養的過程。六項全球素養分別為公民素養、品

格、溝通、批判思考、協作和創造力。教師透過教學設計能激發參與，並讓學生在真實情境

中創造和使用新知識的真實學習體驗，來實現此目標。

深度學習方法包括一個架構、一組工具和協作學習流程，可將教師轉變為學習的啟動者和引

導師。工具和資源支援各級領導層，以創造情境化條件和支持所有人的深度學習的文化。

這種方法和資源經過十年的實踐，並與 20 多個合作夥伴國家一起開發和測試。專注於以整個

系統的變革來實現全人學習具有變革性。

詳情可參考 www.deep-learning.global 或 Dive into Deep Learning; Tools for Engagement 

(2020) Quinn, Gardner, Drummy & Fullan, Corwin.

http://www.deep-learning.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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